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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光緒辛卯春，寧鄉程子大、同江夏鄭湛侯、長沙袁菽瑜、道州何棠蓀、龍陽易中實、寧鄉程海年、保山吳元刂其、益陽王伯

璋、善化姚壽慈、寧鄉周蓮父、龍陽易菽由、益陽王仲蕃結吟社於長沙周氏之蛻園，有《湘社集》四卷刻行。其第三卷，皆詩鍾斷

句，分事對、言對二門，而言對又分各格，茲各撰錄警句如左：　　事對金日▉單反鏡云：「榮珥貂冠歸漢後，巧回蝤領試妝初。

」

　　曹孟德詩韻云：「漢祚竟移銅雀瓦，唐文惜佚彩鸞書。」

　　杜甫眉云：「空期驥子詩能繼，誰似鴻妻案與齊。」

　　黃鶯云：「三輔漢圖雄渭北，雙文唐記豔河東。」

　　言對烏魯木齊云：「深杯魯酒青齊道，古木斜陽烏夜村。」

　　又長沙縣學云：「牛背學傳周苦縣，龍沙地接漢長城。」

　　《奴兒令》云：「丑如張載慚潘令，奴到蘇家字雪兒。」

　　吳道子云：「鈴語上皇悲蜀道，網絲西子出吳江。」

　　天陌云：「天女花隨病摩詰，陌頭桑憶媚羅敷。」

　　又白漆云：「白羽江東都督扇，漆燈燕北故王陵。」

　　熱峰云：「內熱蔗漿和露啖，中峰蓮瓣倚雲開。」

　　虞畫（鳶肩）云：「戈倚虞淵回赤日，詩留畫壁唱黃河。」

　　步虛（蜂腰）云：「地窮亥步跡難遍，賦就子虛才必奇。」

　　亭古（鶴膝）云：「字老老聃亭毒義，緯傳孫轂古微書。」

　　海年（鷺脛）云：「紅淚珠明滄海月，黃昏人約去年花。」

　　客星（雁足）云：「綠繅仙繭來園客，紅竊蟠桃笑歲星。」

　　馬房（魁鬥）云：「馬史文章邁班固，犧經術數出京房。」

　　又十通云：「十年學道青牛客，一代談經白虎通。」

　　子大（蟬聯）云：「徵士書年存甲子，大夫覽揆降庚寅。」

　　《玉台新詠》（碎流）云：「玉人病起樓台冷，愁倚新妝詠落花。」

　　詩鍾之作，挽近極盛，樊樊山一代宗工，比應召赴春明，翊贊餘閒，尤多雅集。吟壇甲乙，膺首選者十有三，樊老殊自喜，貽

書滬上舊游，有「詩鍾僥倖十三元」云云。而龍陽易中實為昔年湘社俊侶，與樊山工力悉敵，比亦盍簪京國，猶角逐於鐘聲燭影間

矣。

　　易中實著作，以最初所刻《眉心室悔存稿》、《▉天影事譜》戊己之間行卷為最佳。餘最賞會者，《春明惜別》詞云：「負汝

驚鴻絕代姿，朝朝博得他人醉」最為沉痛。又云：「累儂刻骨相思處，是爾顰眉不語時。」又《無題》云：「再從翡翠簾前過，唯

見紅襟掠地飛。」又《鳳凰台上憶吹簫》詞云：「向綠波低照，憐我憐卿。」曩餘戲語中實：「讀君此詞，直令我海棠開了，想到

如今也。」

　　明莆田學士陳公音終日誦讀，脫略世故。一日，往謁故人，不告從者所之，竟策騎而去。從者素知其性，乃周回街衢，復引入

故舍，下馬升座曰：「此安得似我居？」其子因久候不入，出見之。曰：「渠亦請汝來耶？」乃告以故舍，曰：「我誤耳。」又嘗

考滿，當造吏部，乃造戶部，見徵收錢糧，曰：「賄賂公行，仕途安得清。」司官見而揖之，曰：「先生來此何為？」曰：「考滿

來耳。」曰：「此戶部，非吏部也。」乃出，見趙鼎卿所著《▉林子》。又光緒初年，刑部郎某，某日入署，其御者與人哄鬥於署

前，聞於署。值日者呼之入，屬部郎自治之。部朗諦視，弗識也。御者自言：「為主人執鞭，如乾年矣。」部郎殊躊躇，則令回身

相其背，曰：「是矣。」蓋部郎每日乘車，御者坐車沿，視其辮發至審也。此部郎之模稜，略與明陳先生等。

　　作詩而至試帖，可云甚無謂矣。比餘得海鹽陳氏桐花鳳閣所刻《宮閨百詠》，道光時，當途黃小田、樂平汪小泉、陽湖汪衡

甫、漢軍蔣紫玖、太谷溫笛樓、上海李小瀛六君之作，詩仿試帖體，以宮閨雅故為題，如皇娥夜織、湘妃竹淚、伏女傳經、班昭續

史之類，計百題，存詩一百七十首，莫不藻思綺合，清麗芊綿。目錄悉列卷端，自各有注。甄彩華縟，可當奩史，誠試帖之別開生

面者。袖珍精鍥，楮潔裝雅。姬人西河，極喜誦之，寶愛甚至，宜乎其寶愛也。又近人來雪珊《錄香館稿》有試帖詩二卷，亦多香

豔之題，詩亦熨帖可誦。

　　前話記舊曲烈媛，考《板橋雜記》，載楊龍友侍姬殉難者名玉耶，而方芷生事不具。比偶閱《諧鐸》，有「俠妓教忠」一則，

即芷生事，亟節錄如左：

　　方芷有慧眼，能識英雄，與李貞麗女阿香最洽。阿香屈意侯公子，一日，芷過其室曰：「▉胃得所矣。但名士止傾倒一時，妾

欲得一忠義士，與共千秋。」阿香哂之。楊文驄耳其名，命駕過訪。芷浼其畫梅，楊縱筆掃圈，頃刻盈幅。芷大喜，竟與訂終身

約。文驄黨馬阮，士林所不齒，聞芷許事之，大惋惜，即香亦竊笑。定情之夕，芷正色而前曰：「君知妾季身之意乎？妾前見君畫

梅花瓣，盡作嫵媚態，而老乾橫枝，時露勁骨，知君脂韋隨俗，而骨氣尚存，妾欲佐君大節，以全末路。奩具中帶異寶來，他日好

相贈也。」楊漫應之。無何，國難作，馬阮駢首，侯生攜李香遠竄去。芷出一鏤金箱，從容而進曰：「曩妾許君異寶，今可及時而

試矣。」發之，中貯草繩約二丈許，旁有物瑩然，則半尺小匕首也。楊愕然，遲回未決。芷厲聲曰：「男兒流芳貽臭，爭此一刻，

奈何草間偷活，遺兒女子笑哉。」楊亦慷慨而起，引繩欲自縊。芷曰：「止，止。罪臣何得有冠帶。」急去之，楊乃幅巾素服，自

係於窗櫺間。芷視其氣絕，鼓掌而笑曰：「平生志願，今果酬矣。」引匕首刺喉死。後李香聞其事，歎曰：「方姊，兒女而英雄者

也，何作事不可測乃如是耶。」乞侯生為作傳，未果。而稗官野乘，亦無有紀其事者。

　　蕙風按：侯朝宗撰《李姬傳》敘次至田仰以三百金邀姬一見，姬固卻不赴而止。當是時，姬固猶在舊Ｆ２８也，其於國難後攜

姬遠竄弗詳焉。據《諧鐸》云雲，則龍友、方芷同殉後，姬猶與侯生聚處矣。向餘嘗惜侯李之究竟不可得，今乃得之《諧鐸》，為

之大快。

　　嘉興李既氵方《校經▉稿》，讀國初諸公文集成斷句十二首。其一云：「侯生才思鬱縱橫，下筆千言坐客驚。一代董狐誰得

並，金陵歌管不勝情。」自注：「朝宗置酒金陵，戟手罵阮大鋮，越五年而祝作。康熙中葉，曲阜孔東塘撰《桃花扇》傳奇，於復

社諸君子，排斥馬阮，形容盡致。唯是李香罵馬阮則有之，殊無侯生罵大鋮事，未審既氵方何所本也。

　　前話記乾隆朝高士奇由詹事賜同博學鴻儒科，未審他人有同受此賜者否。比閱《校經▉文稿》，書己未詞科薦舉目後云：「全

謝山吉士《公車徵士錄》予曾於山舟侍講處借閱，廑鈔有一冊，只中選五十人，有賜同博學鴻儒科高士奇、勵杜訥，在南書房賦詩

一首。」據此，知當時同膺寵命者，唯高勵二公而已，勵官至刑部侍郎，諡文恪。

　　《校經▉文稿》有名醫軼事記，略云：「雍正癸卯秋，裡中金晉民，以應鄉試寓虎林，臨場患時疾，類躁壯熱絕食，人以傷寒

目之。延老醫張獻夫視之，與大劑桂附，晉民從子▉玉有難色。張曰：『非此不能入試矣。』日晡，張又至，曰：『紹興太守亟請

渡江，此證唯閔思樓能接手也。」▉玉卜之吉，即依方頻頻與之，覺煩躁消而能寐也。翌晨，閔思樓至，用犀角地黃湯，人咸駭



異。閔曰：『非此不能入試矣。』索張先生方觀之，笑曰：『昨桂附唯張能下，今犀角唯某能下。安排入闈可也。』因服數劑，即

舉動如常，不數日入試，獻夫亦不復至。」一人患疾，數日之間，桂附與犀黃並用，絕奇。

　　《淮南子．道應訓》：「盧敖游乎北海，經乎太陰，入乎元闕，至於蒙谷之上。」高誘注：「盧敖燕人，秦始皇召以為博士，

使求神仙，亡而不反也。」按：《史記．秦始皇本紀》：「三十二年，始皇之碣石，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，盧生亡去。始皇大

怒，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，皆坑之咸陽。」史稱盧生，不詳其名。據《淮南子》，知其名敖矣。又秦有博士盧敖，見

《唐書．宰相世系表》，亦一佐證。

　　曩寓蜀東萬縣，得《小桃溪館文鈔》殘本，蜀人陳某所作，名待考，有《記塔將軍戰馬》一首，略云：塔公戰馬，本總兵烏蘭

泰之馬也。烏蘭泰陣亡後，馬為賊有。塔公為湖南都司時，與賊戰，其卒得此馬，不能騎，乃獻之公。公命圉人畜之，馬見圉

人，▉是蹷欲噬。強被以鞍屜，則人立而號，聲若虎豹，一營皆驚。公聞往視，馬悚立不敢動。其色黝潤如髹，高七尺，長丈有

咫，兩耳如削筒，四蹄各有肉爪出五分許，遍體旋毛，作鱗之而。公曰：「此龍種也。」試乘之，疾如驚電，一塵不起。亭午時出

營，行五十里回，日尚未晡。蓋兩時許，往還已百里矣。公大喜，自是戰必乘之。公既饒勇敢戰，馬又翹駿倍常，每酣戰時，公提

刀單騎突出，馬振鬣嘶鳴，馳驟如風雨，將士恐失主將也，輒奔命從之。賊愕眙失措不能當，往往以此取勝。由是賊望見即駭曰：

「黑馬將軍來矣。」或不戰遂潰雲。公一日輕騎遇伏賊百餘人，追急，乃避道旁逆旅中，以馬匿於芋窖內，覆以草，祝曰：「一鳴

則我與爾俱死矣。」而公自易服為爨者狀，坐灶前。部署甫定，而追者至。問公曰：「見黑馬將軍乎？」公曰：「未也。」追者遍

跡屋前後，至芋窖數數，馬竟無聲，獲免。公之卒也，馬哀鳴數日乃食，然受鞍則踢蹷如故，無敢乘之者，遂令從公櫬歸於京師。

陳子曰：「公圍九江久，弗克，募卒黑夜縋城襲之，令卒粉墨塗面，為古猛將像，欲驚賊於倉卒也。卒將行矣，公喚前授機宜，一

見大駭，急揮卒去，遂病，須臾卒。是日卒所塗抹者，唐鄂國公尉遲敬德像也。」或曰，公鄂國後身也，然則馬亦自有由來歟？

　　《宣室志》「僧契虛」一則：「有道士喬君，謂契虛曰：『師神骨甚孤秀，後當遊仙都中矣。師可備食於商山逆旅中，遇扌▉

子，即犒於商山而餽焉。或有問師所詣者，但言願游稚川，當有扌▉子導師而去矣。』」自注：「扌▉子，即荷竹橐而販者，扌▉

音奉。」《夷堅志》「華陽洞門」一則：「李大川，以星禽術游江淮。政和間，至和州，值歲暮，不盤術。」自注：「俚語謂坐肆

賣術為鉤司，游市為盤術。」扌▉子，鉤司，盤術，字皆絕新。

　　蘇俗賽神，輿神而游於市，前導有臂香者，袒裼張兩臂，以銅絲穿臂肉，僅累黍，懸銅錫香爐，▉▉檀其中。或懸巨銅鉦，皆

重數十斤。乃至數十人，振臂而行，歷遠而弗墜，亦足異矣。《高僧傳》云：「梁僧智泉，鐵鉤掛體然千燈。」殆其濫觴歟？

　　同治時，蜀人有西昆熊子者，著《藥世》十三萬言，力辟婦女纏足之非，其中引經以經之，據史以緯之，不憚苦口藥石，欲以

菩薩寶筏，遍度優婆尼，亦足見救世苦心矣。其家女公子三，皆能稟承父志，不屑以纖纖取容，特請自隗始，當時不免目笑，而適

以開今日風氣之先。惜其書未經見，未審曾梓行否。

　　南皮相國張文襄，撰《戒纏足會序》，論中國女子纏足之弊，最為切中。謂：「極貧下戶，無不纏足，農工商賈畋漁之業，不

能執一。虺弱傾倒，不能植立。不任負戴，不利走趨，凡機器紡紗織布繅絲，皆不便也。與刑而刖之，幽而禁之等。」又謂：「若

婦女纏足，貧者困於汲爨抱子，富者侈於修飾，資用廣而疾病多。遇水火兵亂，不能逃免，且母氣不足，所生之子女，自必脆弱多

病，數十百年後，吾華之民，幾何不馴致人人為病夫，盡受殊方異俗之蹂踐魚肉，而不能與校。」文襄此論，所謂仁人之言，不惜

苦心疾口，極言弊病，以冀眾民之聽，凡提倡不纏足者，當稱述而闡明之者也。又有極言纏足之害，據所聞見，尤為沉痛者，楊子

劉恭冕《廣經室文鈔》有云：

　　當咸豐癸丑後，發逆遍擾江南北各省，吾鄉以多水獲免。他省之來吾邑者，率多大足婦人，而裹足者卒鮮。且必皆富貴之家，

先賊未至出走者也。若貧窮之士，遷延無計，及賊大至，而男女踉蹌就道。彼婦人自知不良於行，未及賊而自盡者有之，為賊追迫

而自死才有之，求死不得，為賊所虜脅者有之。又或子為母累，夫為妻累，父母為兒女累，兄弟為姊妹累，駢首就戮，相及於難者

指不勝屈。歲乙丑，予游皖南，每至一村，屋宇或如故，而不滿二三十人，多者不過百人，就中則九男而一女焉。此一女者，非必

少壯有夫能生育。是更二十年，而今所謂九男者，或無遺種焉，豈不可哀也哉。夫自古至今，婦女死於兵者，莫可殫述，而皆未有

知其死之多累於裹足者。故予著之，不啻痛哭流涕言之，為天下後世仁人告也。

　　昔人載籍有關係考證纏足之原始者，略具如左：

　　《宋書．禮志》：「男子履圓，女子履方。」

　　《北史》：「任城王楷刺並州，斷婦人以新靴換故靴。」

　　宋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「道山新聞」云：「李後主宮嬪▉娘，纖麗善舞，以帛裹足，令纖小屈上如新月狀，由是人皆效之。以

此知紮腳五代以來方有之。如熙寧、元豐前，人猶為者少，近年則人人相效，以不為者為恥也。」

　　宋車若水《腳氣集》：「婦人纏腳，不知起於何時。小兒未四五歲，無罪無辜，而使之受無限之苦。纏得小來，不知何用。後

漢戴良嫁女，練裳布裙，竹笥木屐，是不乾古人事。或言自唐楊太真起，亦不見出處。」

　　宋王明清《揮麈餘話》：「建炎時，樞密議官向宗厚，纏足極彎，長於鉤距。王佾戲之，謂腳似楊貴妃。」

　　宋張世南《遊宦紀聞》：「永福鄉有一張姓僧，有富室攜少女求頌。僧曰：『好弓鞋，敢求一雙。』裂其底，襯紙乃佛經也。

」

　　《宋史．五行志》：「理宗朝，宮女束足纖直，名『快上馬』。」

　　宋吳自牧《夢粱錄》：「小腳船，專載賈客、小妓女、荒鼓板、燒香婆嫂。」

　　宋周去非《嶺外代答》：「安南國婦人，足加鞋襪，游於衢路，與吾人無異。」

　　宋百歲寓翁《楓窗小牘》：「汴京閨閣，宣和以後，花鞋弓履，窮極金翠。今擄中閨飾復爾，瘦金蓮方，瑩面丸，遍體香，皆

自北傳南者。」

　　元陶九成《輟耕錄》：「程鵬舉，宋末被擄，配一宦家女，以所穿鞋易程一履。」

　　元沈某《鬼董》：「紹興末，臨安樊生，游於湖上寺閣，得女子履絕弓小，張循王妾履也。」

　　元白▉湛《淵靜語》：「程伊川六代孫淮居池陽，婦人不裹足，不貫耳，至今守之。」

　　《明史．輿服志》：「皇后青襪舄，飾以描金雲龍皂純，每舄首加珠五顆。皇妃、皇嬪及內命婦青襪舄，皇太子妃襪舄同，命

婦九品青襪舄，宮人則弓樣鞋，上刺小金花。」

　　明黃道周《三事紀略》云：「弘光選婚，懿旨以國母須不束足。」

　　明沈德符《野獲編》：「向聞禁掖中被選之女，入內皆解去足紈，別作弓樣。後遇掃雪人從內拾得宮婢敝履，始信其說不誣。

」又云：「明時浙東丐戶，男不許讀書，女不許裹足。」

　　明胡應麟《筆叢》：「婦人纏足，謂唐以前無之。餘歷考未得其說。古人風俗流傳，如墮馬、愁眉等，史傳尚不絕書，此獨不

著。太白至以素足詠女子，信或起於唐末，至宋、元而盛矣。

　　至詩詞可資印證者，唐明皇《詠錦襪》云：「瓊鉤窄窄，手中弄明月。」

　　白香山詩：「小頭鞋履窄衣裳，天寶末年時世裝。」

　　杜牧詩：「鈿尺裁量減四分，碧琉璃滑裹春雲。」

　　北宋徐積《詠蔡家婦》云：「但知勤四支，不知裹兩足。」

　　《花間集》詞云：「慢移弓底繡羅鞋。」



　　宋趙德麟《商調．蝶戀花》云：「繡履彎彎，未省離朱戶。」

　　劉龍洲有《沁園春》詞，詠美人足「洛浦凌波」云云。

　　汪碧巢《粵西叢載》引林坤《誠齋雜記》云：「廣西婦人衣裙，其後曳地四五尺，行則以兩婢前攜。」按：此西國婦女時裝

也。近滬上有仿之者，不圖吾廣右自昔有之。獨吾居裡▉十數年，殊未見曳長裙者。吾家會垣，詎省外有是俗耶。抑古有之，而今

也則無耶？行必兩婢攜裙，非富厚之家不辦。粵地貧瘠，竊意安得有是，則書之未可盡信也。

　　元末四川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，易男子服飾，從徵雲南七年，人無知者。後遇其叔，始攜以歸。又明時金陵女子黃善聰，十二

失母，父以販香為業，恐其無依，詭為男裝，攜之廬、鳳間。數年父死，善聰變姓名為張勝，仍習其業。有李英者，亦販香，自金

陵來，與為火伴，同臥起三年，不知其為女也。後歸見其姊，姊詬之。善聰以死自矢，呼媼驗之果然，乃返女服。英聞大駭，怏怏

如有所失，托人致聘焉，女不從，鄰里交勸，遂成夫婦。此二事，焦氏《筆乘》所載，前事甚似木蘭，後事甚似祝英台。

　　雲郎者，冒巢民家僮紫雲，字九青，儇巧善歌，與陳迦陵狎。迦陵為畫雲郎小照，遍索題句。相傳迦陵館冒氏，欲得雲郎，見

於詞色，冒與要約，一夕作《梅花詩》百首。詩成，遂以為贈。偶閱鹽官談孺木《棗林雜俎》，有云：「屠長卿禮部求友人侍兒，

令即席賦《梅花詩》百首，長卿援筆立成，因歸之。」與迦陵、雲郎事絕類，其作合皆臞仙之力也，惜侍兒不詳其名。

　　鄭芝龍小名鳳姐，見《棗林雜俎》。男人女名，如《孟子》所稱馮婦，《莊子》所稱▉▉禹女，《史記．荊軻傳》有徐夫人，

《漢書．郊祀志》有丁夫人，夥矣，未有若是其豔者。《春秋傳》之石曼姑，《三國志．陸抗傳》之暨豔，庶幾近之。而乃屬之縱

橫海上之鄭芝龍尤奇。又按：以姐為名者，《後周書．蔡佑傳》有夏州首望彌姐。

　　歲在戊戌，偶閱《彼得堡譯報》，其一則云：「亞美利洲南境產一種藥材，名曰金雞納，專治瘧疾。初時該處人民只知此樹有

用，恒剝其皮，而不知培其根本。後有智者至其國，移種各處，迄今二十餘載，枝葉榮盛，利濟無窮。又英屬荷蘭地有一種樹，名

曰尤喀利葛，高十餘丈，其葉寬長。美國舊金山亦有一種樹，其樹身之高大相同，唯枝葉不甚榮盛，滋長時異，其木質最堅，堪為

棟樑舟楫，雕鏤篆刻，歷久不朽。蟲不能傷，火不能▉尾。或種於低窪處，頗可收地之潮濕。現英人頗得其利，並與此樹為鄰之

民，從無瘧疾，始知此樹之性，與金雞納同為治瘧之妙品。近年俄國多購此樹，移種於齊業弗城鄉間，日形蕃鬱雲。」

　　按：金雞納霜已瘧，夫人知之。而尤喀利葛，則未之前聞。曩錄附筆記，刻筆記時汰之，茲記如右。

　　西儒最精天算，即其巾幗中，亦往往擅此專門之學，如英之侯氏，以西方羲和著和。自侯維廉，始馳名天算，創尋新星，其得

力於臣妹者正不少也。同時英倫孀婦，有鬆美妃者，亦以天算格致諸學，著書立說，流布各國。嘗親詣法國大觀象台，謁掌台拉哥

拉斯學士。學士深為器重，隆禮相待，因謂鬆曰：「各國才女，能解我天算者二人，哥拉斯之外，即吾子也。」鬆不禁莞爾笑曰：

「焉有二人，鬆美妃我也，哥拉斯亦豈異人哉。」又數十年前，美國提倪智爾氏掌大觀象台。提雖善在璣衡，而亦藉助於其妹，實

不啻侯氏兄妹也。夫吾國在昔，班昭續《漢書》，不過補兄所未竟，若西國侯、提兩媛，或且匡兄所弗及，不尤難能可貴哉！同治

十有三年，金星過日，美國欽派學士華德孫來中國北京測驗，其夫人偕行，實襄推步各務，聞其精審出華上。西國婦女之於天文若

是，他可知矣。

　　得《二陸詞鈔》海寧查氏舊藏寫本。陸鈺，字真如，萬曆戊午舉人，改名藎誼，字忠夫，晚號退庵。甲申、乙酉遭變，隱居貢

師泰之小桃源。未幾，絕食十二日卒。其詞曰《陸射山詩餘》。陸宏定，字紫度，真如公次子，高潔不仕，其詞曰《憑西閣長短

句》。皆清雋高渾，與明詞纖庸少骨者不同。卷端各有小傳，載紫度夫人周氏，名瑩，字西▉，喜涉獵經史百家，工詩詞。其《別

母渡錢塘》句云：「未成死別魂先斷，欲計生還路恐難。」《詠杏》詩：「萱草北堂回畫錦，荊花叢地妒嬌姿。」《送夫子入燕．

減字木蘭花》云：「莫便忘家莫憶家。」皆閨秀所不能道，惜全什遺去，此冊亟應梓行，姑志其略如右。

　　《朱柏廬先生家訓》世或誤為文公作，金壇於鶴泉《清漣文鈔》有《柏廬先生傳》，略云：「柏廬先生者，崑山人，朱氏，名

用純，字致一。父集璜，明末貢生，國變殉難。柏廬性堅挺，於書無所不讀，以父故，終身不求仕，結廬山中，授徒自給。高巾寬

服，猶守舊制，邑中重之，以子弟受業者幾五百人。會舉賢良方正，邑人有貴顯者，以先生名首列上之。先生時方集徒講《易》，

或以告且賀，諸生請斂資為束裝具。先生笑曰：「甚善。」講罷入室，久之不出，排闥視之，則已自經矣。諸生大驚，解之，中夜

始蘇。歎曰：「吾薑桂之性，已決必無生也。」諸生乃致語邑令，追還所上姓名。令高其節，命駕見之者三，固辭弗見。一日風雪

抵暮，令度先生在室，輕騎詣之。甫登堂而先生逾垣遁。或怪其迂，先生曰：「吾冠服如此，詎可見當事乎？必欲易之，吾不忍

也。」以四月十三日生，及卒亦以此日，年八十餘，裡人稱為節孝先生。」

　　按：《青漣文鈔》第二、三、四卷皆律館纂述，備載朝會、宴饗、導迎、鐃歌、祭祀各樂章，可考見一朝樂制。

　　凡一字之為用，有深求而更進一解者。《華聞修書紳要語》云：「謙，美德也，過謙者多詐；默，懿行也，過默者藏奸。」有

淺解而自為一說者。桂林陳相國文恭任司道時，與上憲論事不合，上憲斥以迂闊，公謝不敢當。上憲訝問之，公曰：「迂者遠也，

闊者大也，憲蘄以遠大，安得不謝。」

　　汪容甫先生。經術湛深，文采▉召爛，而恃才傲物，多所狎侮。靈嚴畢公撫陝時，知先生名而未之見也，先生忽以尺書報之，

書僅四句云：「天下有中，公無不知之理；天下有公，中無窮乏之理。」畢公閱竟大笑，即以五百金馳送其家，當時曠達之士若孫

淵如、若汪容甫，非畢公不能羅致也。

　　容甫夫人孫氏工詩，有句云：「人意好如秋後葉，一回相見一回疏。」見阮文達《廣陵詩事》。

　　金偉軍《金陵待徵錄》云：「隨園有二：一為焦茂慈之園。顧文莊詩云：『常憶牛鳴白下城，宋朝宰相此間行。』應在東冶亭

左右。一為隨織造之園，在小倉山，則袁太中所得而增飾者也。」揚州亦有隨園。《廣陵詩事》云：「方坦庵寓揚州之隨園。」汪

舟次詩云：「廣陵秋色在隨園。」

　　陳其年以梅花詩百首得雲郎於冒巢民，繪影徵題，傳為韻事。《廣陵詩事》云：「又有楊枝，亦極妍媚。後二十年，楊枝已

老，其子尤豐豔，因呼小楊枝。邵青門題其捲雲：『唱出陳髯絕妙詞，鐙前認取小楊枝。天公不斷消魂種，又值春風二月時。」

　　張▉士《詠胭脂詩》云：「南朝有井君王辱，北地無山婦女愁。」呼「張胭脂」。鄭中翰《新婚北上留別閨中》云：「年來春

到江南岸，楊柳青青莫上樓。」情韻絕佳，呼「春柳舍人」。吳園次工詞，有毗陵閨秀日誦其「把酒祝東風，種出雙紅豆」二語，

謂秦七、黃九不能過也，因號「紅豆詞人」，皆韻絕。

　　漢石闕二，在寶應。其一為汪君容甫以錢五十千募人竊歸，石刻孔子見老子，及力士、庖廚等物象。容甫自榜其門曰：「好古

探周禮，嗜奇竊漢碑。」亦曠達者之所為也。其一為寶應縣令某沉之水中，不知其處。

　　揚州梅蘊生孝廉能詩，又善琴。方弱冠，琴已擅名，喜夜深獨坐而彈。一夕，曲未終，見窗紙無故自破，覺有穴窗竊聽者，俄

而花香撲鼻，已入室矣。乃言曰：「果欲聽琴，吾為爾彈，吾固不願見爾也。」急滅其燈，曲終乃寢云云。蘊生藏唐田府君亻先並

夫人合▉兩志石，吳讓翁為撰楹聯云：「家有貞元石，人彈叔夜琴。」對句亦紀實也。

　　《廣陵詩事》云：「厲樊榭久客揚州，由湖州納姬歸杭州，名曰月上，作《碧湖雙槳圖》，揚州詩人多題之。」又《眾香集》

云：「尼靜照，字月上，宛平人，曹氏良家女。泰昌時選入宮，在掖庭二十五年，作《宮詞》百首。崇禎甲申，祝發為尼，有《西

江月》詞云：

　　「午倦懨懨欲睡，篆煙細細還燒。鶯兒對對語花梢，平地把人驚覺。有恨慵彈綠綺，無情懶整雲翹。難禁愁思勝春潮，消減容

光多少。」

　　又按：《五燈會元》：「舍利弗尊者，因入城，遙見月上女出城，舍利弗心口思惟，此姊見佛，不知得忍不得忍否。」樊榭姬

人之名，殆用梵▉語，與明宮媛暗合耳。



　　錢竹汀先生《潛研堂文集》記先大父逸事云：「有客舉王子安《滕王閣詩序》『蘭亭已矣，梓澤丘墟』二句，對屬似乎不倫。

先大父曰：『已矣疊韻也，丘墟雙聲也，疊韻雙聲，自相為對。古人排偶之文，精嚴如此。』」按：《宋史》梅溪壽《樓春詞》：

「幾度因風飛絮，照花斜陽。」「風飛」雙聲，「花斜」疊韻，於詞律為一定而不可易，填此調者，必當遵之，近人罕有知者。

　　昔人載籍往往不可盡信，五代胡嶠《陷北記》云：「契丹迤北，有牛蹄突厥，人身牛足。其地尤寒，水曰瓠<盧瓜>河，夏秋冰
厚二尺，春冬冰徹底，常燒器泮冰乃得飲。又北狗國，人身狗首，長毛不衣，手搏猛獸，語為犬嗥，其妻皆人，能漢語。生男為

狗，女為人。自為婚嫁，穴居食生，而妻女人食。常有中國人至其國，其妻憐之，使逃歸。與其箸十餘只，教其走十餘里遺一箸，

狗夫追之見其家物，則銜而歸，則不能追矣。」言之似甚確鑿者。迄今中外鬯通，山陬海ㄛ，電轍飈輪，無遠弗屆，殊未聞牛蹄狗

首其人者。豈其種族不蕃，歷久乃底滅亡耶？抑或人禽之間，屢變而臻純備耶？

　　上海喬鷺洲《陔南池館選集》有《除蟒公傳》，事絕奇偉，節其略如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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